
几个厨子厨娘噤不敢言，冯
氏继续道：“这话我不便当面说，
你们有谁嘴牙伶俐，给那位老夫
人家的捎句话，再有这事儿，就没
什么面子可讲了。”

门口却有人拍手笑道：“姨娘
说得好，您放心，这话我一定给我
环妗子捎过去。”

随着说话声，一个少女飘然
而至，朝年长的厨子道：“没听见
夫人发火了？反正也喝不得了，端
出去倒了吧，眼不见为净。”

厨子赔着笑，却比哭都难看，
也不敢应声，低头看着脚背。冯氏
叹气，一脸苦笑道：“小姐这是影
戏看完了？今天倒回得早。”

奕雯笑道：“我自然还想看
的，可人家只给放一场，想看也没
有呀！这日本人也真捣乱，占了上
海，美国的电影进不来，国片也都
是老的，不是《夜半歌声》就是《马
路天使》，翻来覆去看多少遍了。
还有那些大学生，这么大的雪也
不嫌冷，围在影院门口又是游行
又是撒传单的，比里头的声音都
大。”

本来一屋子压抑的气氛，被
奕雯一串连珠炮似的话给轰散

了，大家心头都是一松，一个年长
的厨娘壮了胆子道：“小姐是不知
道，日本人离开封可不远了，说是
黄河北全是日本兵。”

冯氏皱眉道：“说这些干吗？
小姐忙了一天，累了，先服侍小姐
更衣——晚饭好了吗？”

厨子厨娘见冯氏不再提炭的
事，暗中都松了口气，正要簇拥着
奕雯离去，但见她摆手一笑，道：

“我也是好几天没见父亲了，姨
娘，您这是要给父亲送粥吗？带我
一道吧。”

冯氏倒是一愕。平心而论，她
是不愿奕雯去的，这姑娘生就是
她的对头，刚嫁进门就被打了一
枪，削去了一个耳垂，这两年里奕
雯人前人后、开口闭口都叫她

“姨娘”，这本是宅门里称呼侧室
偏房的，奕雯这么叫显然是存心
挤对，时时提醒她出身不正。冯
氏不敢当面教训，背地里找徵茹
哭了一场，弄得徵茹也觉得礼数
不够周全，当即答应下来，要找
奕雯说清楚。冯氏还担心徵茹话
重，把小姑娘说狠了，惴惴不安
了一夜。不料第二天晚上，徵茹
兴高采烈来报，说找奕雯谈过

了，真是个懂事孩子，叫冯氏
“姨娘”根本不是说她出身如
何，而是把她和惠葳视为姐妹，
惠葳是母亲，冯氏自然就是姨
娘，母亲不在身边，姨娘就是最
亲近的。冯氏笑得释然，心却凉
透，脸上还要装出一副欢天喜地
的模样。其实她何尝不知，小姑
娘那些说辞显然太可笑，徵茹当
然是不信的，不过可笑与否、信
与不信都不重要，他所要的只是
一个说法，能自圆其说便好。既
然徵茹都故意装糊涂，做和事
佬，她再强势去争，又能争到什
么？膝下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
往后有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即便
争来又能给谁呢？反正奕雯早晚
是要嫁人的，再难也就这几年
了。冯氏抱定主意，凡事处处忍
让，不跟奕雯计较。既然奕雯要
去看徵茹，那就让她去，不然回
头落个不让父女见面的名声，更
不好听了。冯氏想到这里便是一
笑，道：“也好，我刚让人叫了
车回来，风大雪大，千万别着了
凉。”又扭头对厨子厨娘道：“还
愣着干吗？快收拾起来——再弄
一个酸辣肚丝汤，一个姜汤，把第

一点心馆的灌汤包馏上两笼，随
便再弄两个小菜，让小姐先垫垫
肚子。”

于是厨房里一阵忙乱，奕雯
背着手，笑嘻嘻看着众人。不多时
汤菜包子端上，奕雯也不客气，吃
了个满嘴流油，嚷着要去看徵茹，
冯氏倒是满腹的心事，只略微吃

了个包子，便再也吃不得了。这时
仆从来报，说车已经到了门口，冯
氏差人打电话给中兴楼饭庄，叫
了夜宵送到北土街三九四号，这
才亲手提了暖瓶，跟奕雯一前一
后出门上车。车是美国的扒克牌，
后座宽而长，冯氏和奕雯各坐一
端，中间像是隔着汪洋大海。从上
车起，两人就一直沉默，谁都不发
一语。好一阵沉默之后，车停了，
原来前边有士兵立了栅栏路障，
正挨个检查车辆。冯氏皱眉道：

“腊八节还查车？这帮兵什么做
的，也真不嫌冷。”

司机老石并不答话，默默地
排队等着。奕雯却笑道：“要开会
呢！听同学说是好大的会，好多大
官都来了，从今天起晚上还要戒
严呢——对不对，老石？”老石也
不回头，梗起脖子，往后视镜里一
笑，露出一嘴熏得焦黑的牙。奕雯
就咯咯地笑起来，得意地看了冯
氏一眼。冯氏早已习惯，并不跟她
置气，无所谓地看着窗外，抱紧了
怀里的暖瓶。对冯氏而言，现在任
何事情都不重要，她只盼早点见
到徵茹。

老石四十来岁。民国七年惠

葳嫁到沈家，陪嫁中有一辆美国
产的捷母西汽车，老石当年还是
小石，作为司机也一道进了沈家，
专职给徵茹夫妇开车。一开就是
二十年，车换了好几辆，司机却
一直是老石。老石跟徵茹年纪相
仿，相处日久，情分自然非同寻
常，虽是司机的名头，也跟正经
秘书、管家没什么区别，徵茹尚
且礼遇有加，沈家上下无人敢稍
有怠慢，总行的协理、襄理也是
笑脸以待。惠葳出国后，老石百
般瞧不起冯氏，便向徵茹辞工，
要回山东曹州老家。徵茹自然不
肯放他走，慰留了半天，好说歹
说才没走成。老石个子不高，有
些驼背，开车时神情庄严，脖子
总是伸得老长，从背后只看得见
肩 膀 。 奕 雯 打 趣 ， 说 是 位
Headless Horseman 中文意指

“无头骑士”，英国、爱尔兰、美
国等国均有“无头骑士”的传
说。在开车。徵茹有次听到了，
笑得打跌，老石当然不知所云，
徵茹怕他忌讳，哄他说 Head-
less Horseman 是位洋人好汉，
跟中国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类
似。老石虽喜，但还有些遗憾，说

他是山东人，素来只景仰武松武
二郎。奕雯便忙安慰他说Horse-
man是“行者”的意思，讲的正是
武松。老石这才喜不自胜，见人就
夸奕雯聪慧、懂得多。奕雯一时兴
起，还特意考据了一番，竟跟老石
说武松是清河县人，打虎、做官在
阳谷县，前头一个在河北省，后一
个才是山东省，所以武松根本不
是山东人。老石听了目瞪口呆，好
几天闷闷不乐。徵茹听说后大为
不满，责怪她无事生非，为了安慰
老石，他放下公事不办，也好生考
据了数日，兴冲冲找老石澄清，说
此清河县非彼清河县，武松的清
河县在山东、河北和河南三省交
界处，归山东东昌府管辖，跟他确
是老乡无疑。老石这才转忧为喜。

老石开着车，雪还在下，一点没
有要停的意思。老石开得也慢，马达
轰轰地叫着，车轮缓慢地轧在积雪
上，发出嘎吱的声响。前头路障边，
车已排成长队，士兵们早成了雪
人，却还是没有丝毫懈怠，查过一
辆放行一辆。冯氏等得心焦，忍
不住道：“老石，能去说
说吗？好歹通融一下——
天冷，粥该凉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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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侵袭，令人类动容，武汉
灾区牵动着华夏数亿人的心，民族精
神又一次凝聚成万众一心。这是一
场和平年代的战争，没有枪声，没有
炮声，只有握紧着的必胜的拳头和白
衣天使清澈的眼睛。

我的一个闺蜜是医院 120 急诊
科的大夫，她平时在给病人看病的时
候总是会说一些启智增慧的话，很贴
心。这次武汉疫情暴发她也强烈要
求要去一线，可院方考虑到急诊科也
很重要，就把她留下了。当她送别其
他几位医生出发的时候，她流着眼泪
跟每一位开拔者拳拳相贴，鼓励大
家：“灾难来临咱们一起扛！”

武 汉 爆 发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无疑是震人心魄的，就像一颗炸
弹，辐射的威力是无法估量的。铺
天盖地的言论与信息每天刷满手机
屏幕，每一位公民都把目光揉得雪
亮，网络时代透明的疫区情况把每
一颗心都拽到了顶峰。焦急、焦虑、

担忧、害怕……所有的心态都化为了
一种力量，那就是听从国家的安排，
坚壁清野，不给病毒侵袭的机会。

美好佳节是多少人梦寐的团聚
时刻，可突如其来的毒疫却让欢庆变
成了挽救生命的征程！医生，护士，
科学家，连同军队都奔赴战场与病魔
厮杀。民众，作为地基般扎根土壤的
后方基层，号召各方力量做好防护措
施，给国家不增麻烦，给政府减轻压
力，给社会不添乱，给储备不加负担，
以最大化的资源支援灾区。

我们村口搭起了帐篷，党员干部
日夜轮流站岗，他们戴着口罩坚守阵
地，量体温做登记，把好基层关。村委
员唐智斌的母亲病逝了，他叫来殡葬
车把母亲遗体送到殡仪馆暂存，说等
到疫情过后再办丧事。家人亲朋理解
他支持他，村民敬佩他，他不无感慨地
说：“咱老百姓的小家不算啥，国难最
大，咱得站直腰扛起一头才对！”

在每天各方不断更新的信息中，

看着那条不断上升的蓝线，坐在家里
关注着疫情发展，我们为前线的医生
与患者时时捏一把汗，为他们祈福为
他们加油！那些感动身心的图片和
视频，还有催人泪下的事迹，是我们
每天修心的课程。封村拦道，闭门关
户，歇业停课，这些阻击病毒的措施
在中国大地得到全面实施。大街小
巷冷冷清清，每一个家庭却是热血沸
腾，在大难面前各守防线，连成一座
座抵御病毒的有力护网。

在相互问安的时候，我的那位外
地中医朋友发来了视频，他的诊所一
直开着门。他把家人送回老家，大过
年他自己坚守在诊所，他的医用品随
时等候着需要的人，他把所有的口罩
都搬出来，免费发给来问诊或者是买
药的人。他给他们讲疫情，讲合理的
防护措施，给发烧感冒的病人做登记，
小小县城的一角，他成了生命安好的
保障。我问他不怕感染病毒吗？他
说：“怕，咋不怕呢，但能为一方出一把

力，肩上能扛几分是几分，学医致用心
里踏实！”听着这些话，我的眼眶是无
法坝住从心底涌出的水柱……

武汉的疫情在日夜奋战，医生染
病了，护士累到了，科学家流泪了，患
者在痛苦中挣扎，病床在不停地增
加，揪心的一幕幕使我们潸然泪下！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大
众，我们的中国梦，这些字眼都在心
里久久回荡……

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在母亲
的臂弯享受温暖。当母亲的衣衫被地
震撕扯烂了，我们众志成城为母亲疗
伤，为母亲缝衣；当母亲被病毒困扰，
我们全力以赴驱赶毒兽。昔日的非
典，今日的肺炎，肆虐是它们的本性，
狂妄是它们的傲慢，但在科学和医道
面前它们终将变废变残，有多少苦痛，
我们中华儿女会一起扛过难关。我们
为母亲祈祷，愿经历无数劫难的母亲
坚强，春风拂来，杨柳新枝万千条，相
信时光会还母亲一个健康的容颜！

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国画国画）） 时卫民时卫民

“河洛图”又称“河图洛书”，
相传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
幅神秘图案，《周易·系辞上》有
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在传说中，得此图者多为
黄帝、尧舜禹汤等明君能主，他
们凭借河洛图的“神助攻”，成了
上下五千年历史里响当当的名
字。久而久之，在一代代人的口
耳相传中“河洛图”也就成了吉
祥的象征，成了人们重金追逐的
祥瑞，更成了中原文化的精神图
腾。在“河图洛书”出现的千年
之后，扎根在河洛中原的茅盾文

学奖得主李佩甫就地取材，叙述
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一个被称为

“民间财神”的传奇家族——连
富十二代的河洛康家和它背后
那些中原儿女的豪气人生。

这部小说的雏形来源于李佩
甫十年前为电视剧《河洛康家》所
作的文学剧本，在这十年中，他用
心对作品进行了加工打磨，将一
个单纯的传奇故事再度深化，借
助风水大师陈麦子之眼，将河洛
康家的跌宕起伏与当下社会的浮
躁不安完美结合，呼出了作者本
人对当下的劝诫和反讽。

新书架

♣ 立 十

《河洛图》：再现中原儿女的豪气人生

冬日的寒风生冷地吹，夕阳慵懒
地下沉。

女警官余秋芳站在程庄村口，不
时地看看手机。她刚从吴大娘家出
来，约好同事小王来接她。

吴大娘是个八十多岁的孤寡老
人，生活过得艰难，做事丢三落四
的。前几天又不知把身份证遗忘哪
里了。年节到了，没身份证就取不了
低保。余秋芳和吴大娘的缘分有十
年了，每个月她都要看望一次。这次
除了送身份证，顺带把老人的年货也
办齐了。她把吴大娘的床铺衣被整
理完毕，又把房内卫生和生活用具清
扫一遍，本想和老人家多待一会儿，
老人沧桑多皱的脸和感激的泪眼，让
她心酸，她只得含泪告别。

抚慰过老人出来，余秋芳的眼里还
盈满泪水，弄得像失恋一样站在村口。

夕阳最后的一抹余晖照过来。
一片浅黄暗淡的影子里，几十只晃动
的头像奔跑而来。余秋芳定了定神，
羊群该入村进圈了。

羊群的后面，一个手持羊鞭的少
年，面带红光，活泼地左蹦右跳，对着
羊群不停地吆喝，样子十分熟练。余
秋芳看见衣衫寒碜的少年，心猛地一
揪，仿佛就在那个瞬间，她捕捉到了
一个敏感的信息。

余秋芳拦住少年：你多大了？
九岁。
咋去放羊啊？
天天放。

怎么不上学？
上不成。
你是程庄几组的？
三组。
你叫啥？
城市人。
放羊的少年高喊一声，追赶羊群

去了，声音里还带着稚嫩的童音。
余秋芳怔怔地站在那里。
一会儿工夫，一位老人背着一捆

干柴走过来。
余秋芳急忙上前问道：这是您的

羊群？
老人点点头。
您叫啥？
程——喜。
那小孩是您的……
俺……小宝……儿子。老人说

不出一句囫囵话，原来是个半哑。余
秋芳还是听明白了，小孩是他儿子。

天空暗下来，冷风更紧，要下雪
的样子。

小王开车过来了。

正是上学的年龄，怎么天天放
羊？如今好年胜景的，教育免费，农村
哪有上不起学的？看老人的年龄孩子
应该是他孙子，怎么会是儿子呢。一
个挺精明的城市孩子，怎么流落到这
里的？遗弃，抱养？偷窃，拐卖？

余秋芳和所长分析来琢磨去，最
终拍板定下来：无论如何要追踪下
去，探出事情的原委，这是职责。

第二天，天空果然下起小雪。
余秋芳带上小王去牛郎山了。

牛郎山不大，是座荒山，老人常去山
上放羊。山上分散居住着几户人家，
从这里入手调查，比直接进村入户走
访，容易获取第一手真实材料。

车到山前，山道弯弯，坡陡路滑，
只能徒步爬行了。

冒雪在山里游走一天，走访了住
户山民，调查的结果令余秋芳有些意
外和惊讶，所有的证实材料指向一个
荒诞的故事。

九年前，春天的下午，程喜照常
去山上放羊。在一块大石头旁边，他

发现一个包裹，急忙上前查看。那时
阳光正好，包裹里的一个可爱的婴
儿，嘴里含着小手冲他微笑。他吓得
疯跑起来，惊叫的声音引来了劳作的
山民。大伙儿忽然想起，上午山上来
过一对时尚的年轻人，怀里抱的就是
这个包裹，必是这对年轻人狠心抛下
的。大伙儿气愤地骂，骂这对年轻人
坏了良心，只管生不管养的畜生。骂
过，还是心疼孩子，就想到了程喜。
既然单身汉一个，不如把孩子收养起
来，晚年总算有个照应。

后来孩子就成了放羊娃。
余秋芳二人赶到程庄村，已是晚

上亮灯时分，他们找到了村主任。
村主任证实了山民的话。
余秋芳问：为啥不给孩子申报户

口？
报过。他来路不明，又没有医院

出生证明，一直拖下来了。
孩子咋不上学？
没户口学校不收。
余秋芳说，如实申报，特事特办

嘛。孩子不上学怎么能行，这是大
事。

临走，余秋芳忽然问：孩子怎么
说他是城市人？

村主任噗声一笑：这孩子没名
字，程喜让村里人起个名字，有人戏
言，姓程的拾来的人，就叫程拾人吧，
后来就叫开了。

余秋芳再去程庄村的时候，送去
了程拾人的户口本。

小小说

百姓记事 灯下漫笔

♣ 岩上松

灾难来临一起扛

城 市 人

那年我 12 岁，随着农村经济条件
的好转，电灯逐渐取代了家家户户的
煤油灯，村上有七八户富裕人家都买
了电视，如此一来看电视不用从村南
头大老远跑到北头来回奔波了，大都
是就近串门子观看。幼时的我是一
个十足的电视迷，自己家没有电视，
偏偏嗜电视如命。每天晚上吃完饭，
我都溜出去趁着夜色在街巷上转悠，
说是转悠，其实是满大街找寻哪家的
电视开着，好前去蹭看。来到一户有
电视的人家门前，我先是将耳朵贴着
双 扇 木 门 ，探 听 家 中 有 无 电 视 的 声
响，如果听不清楚，则将眼睛凑到门
缝里察看虚实，如此一听二看三观察
后，确认家中电视没开，便朝下一户
有电视的人家进发。那时候，看个电
视跟做贼一般，像个幽灵在人家的门
前来回游荡，甚至一个晚上跑了五六
家都扑了空。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
是等长大有钱了自己买一台电视机，
想啥时候看啥时候看，想看到啥时候
看到啥时候。

过去老家村上的电网不稳定，三
天两头停电，一修就是好几天。庄户
人家几乎没有什么电器，停电对居家
过日子影响不大，唯独害苦了犯了电
视瘾的村人们。如今想来，在懵懵懂
懂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停电的乡
村夜晚，究竟去外村看了多少回电视
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份美好、那种
兴奋却永远留存在记忆之中。

那年除夕夜，我正蹲坐在邻居家，
和一屋子人热火朝天地看电视上直
播的春节晚会，突然停电了，屋里漆
黑一片，怨声四起，有些男人嘴里还
不干不净地嘟囔着，那种望眼欲穿的
感觉真叫一个欲罢不能。上了岁数
的老人摸着黑回家了，年轻力壮的小
伙子却不愿善罢甘休，不知谁说了一
声“咱去其他庄上瞅瞅，兴许人家有
电呢”，此言一出，一呼百应，呼呼啦
啦站出来一大片人。我傻乎乎地跟
在他们屁股后，踏着夜色沿着坑洼的
土路朝村外走去。刚出村没多远，便
有眼尖的同伴开了腔：“不行啊，你看
整个村子都是黑洞洞的，八成他们也
停电了。”于是有人泄气了，想打道回
府，但更多的人坚持说再到别的村子
碰碰运气，反正还早着呢，回家也睡
不着。被春节晚会冲昏头脑的我也
忘记了疲倦，跟着他们迈开大步往前
走。大概走到距老家村子四五里远
的一个村庄附近，眼前突然出现了闪
烁的亮光，一大杆子人狂喜不已，迅
速进村找寻了一户正看电视的人家，
说明来意后站在后面看。毕竟是上
庄下邻，乡里乡亲，人家一听是大老
远跑来的，笑脸相迎，分外热情。由
于来的路上耽误了不少工夫，那天晚
上 ，我 们 赶 到 时 春 节 晚 会 已 接 近 尾
声，看了不大一会儿屏幕上便打出了

“再见”，我们也该启程回家了。
一路上大家彼此照应，有说有笑，

一阵夜风拂过，呼吸着香甜的泥土气
息，回味着美轮美奂的春晚场面，议
论着精彩纷呈的相声小品，大家犹如
喝了一壶陈年老酒，有一种莫可名状
的兴奋和惬意。再翻过一道土岭就
到我们村的地界了，一群人正沿着茂
密的庄稼地往村庄的方向走，人群中
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看，那边有鬼
火。”我打个激灵，抬头看去，果然前
方不远处有点点火光在飘荡，队伍前
面的人惊叫着拔腿就跑，我们这些半
大孩子跟在后面穷追不舍，一口气足
足跑出二里地才气喘吁吁放慢脚步，
此时村头几户人家的狗正汪汪乱叫，
顺着熟稔的犬吠声，惊魂未定的小伙
伴终于摸到了家。

难忘那年看春晚
♣ 梁永刚

♣ 叶剑秀

诗路放歌

盼疫情拐点
♣ 耿广智

日月高挂有落西，四季轮回春冬依。
毒魔凶猛势可衰，拐点过后气奄息。
疫苗靶中强敌心，中西良药万病医。
雁南阵阵伴古鹤，江涛声声浮舟楫。

送瘟神
♣ 东里巴人

江城三镇已封门，四面八方援手伸。
捐资捐物如流水，国医医护似白云。
总理慰问化动力，担当扛鼎势千钧。
全民参与抗毒瘴，不日即可送瘟神。

渡劫波
♣ 春厚

楚天惊病魔，瘟神肆掠多。
封城防扩散，民众叹奈何。
八方白衣至，祛病卫家国。
众志筑成城，只盼渡劫波。

叹今时
♣ 绿丛

疫到楚天惊，驰援老幼情。
耄耋争挂帅，弱冠抢申缨。
携手平危难，并肩挽众生。
今春谁最美？当属是群英。

鼠年春节感怀
♣ 知行

迷雾锁江误东湖
黄鹤楼
汉江路

曾记珞珈樱漫舞

归来远去，别离重逢
风雨几骤疏

星移不改朗朗天
山川终将坚如初

天使倾门出，慨然赴国殇。
危难显身手，忠义勇担当。
戮力歼恶疾，亲老似在旁。
喜盼凯旋日，百花吐芬芳。

——韩湘人撰并书


